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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汽车进站了。人们一拥而上，紧贴着的身体上下攒动，前推后

搡……有人拼力挤到了前门，可后面拽、前面挡，无可奈何，只能

站在车门的第一个台阶上……要开车了。一个孩子突然被挤了出去，

扯着嗓子哭喊着，那好不容易挤到门口的母亲只好返身向外挣扎，“孩

子，孩子可不能丢！”声音嘈杂，牢骚，责骂：“秩序、秩序……”

有人向车内摇晃着胳膊，不满地叫道：“往里挤啊……真自私……”

车内还真有人动了动，他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！看他们那姿势，单

腿独立，双脚相叠，成直角站立的身躯任由前倾后斜、左摇右晃，还

有那连数学家都难以描述的几何图形，真令人啼笑皆非！司机不能再

等了，车终于启动了。阿比尔的脚艰难地够着地面，她并不想挣扎。

随他们挤吧！天啊，这一下子真痛……天空烈日炎炎，一颗颗汗珠浮泛

在她那微黑的皮肤上，几缕栗色的头发紧紧地粘着前额。

下车后，她在车站停留片刻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扫视周身，放心了，

衣服安然在身。挤车时，左脚被踩上了泥巴，可衣服倒还干净……这

逃难般的旅行，在她刚从商学院毕业时就开始了，已经整整两年。等

待工作，早出晚归，寻找职业，谋一份能把她的家庭从日益加重的贫

困中解脱出来的工作……毕业前一年父亲去世了，家庭的重担一下子

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。三个弟弟，最大的还不到十三岁！生病的妈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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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不时发作的哮喘将轻而易举地耗尽父亲微薄的抚恤金。就为了这些，

她得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这唯一的连衣裙，以继续那寻找工作的漫漫旅

程。同时，还得搜肠刮肚，去寻找那能在母亲心中激起希望、给她带

来神安的词语。要知道，生病的母亲总是用一双惶恐、质疑的目光审

视着她。有时则干脆问道：“今天怎么样，孩子？” 

“没结果，妈妈。”回答十分简单。

但是，今天……

早晨离家之前，妈妈告诉她楼上的邻居哈吉赛丽玛来了，说阿拉

伯语教师曼苏尔先生想和她结婚，让她考虑考虑。

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，她早已拒绝过他，他没有什么不好，她也

没有什么奢望。但是，她不愿意让曼苏尔先生成为自己的生活伴侣。

她家的一切，他了如指掌，那笼罩着全家的穷困阴影，那绞碎心肠的

痛苦忍耐……

她需要的是真诚的情意，而不是怜悯；是真心的眷恋而不是同情；

她要的是相互间的爱情，而不是对社会习俗的简单顺从；她需要的东

西是和她寻找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。麦德哈·哈姆迪，和她一起毕业

的同学，处境和她一样，可她对他却是另一番情意。

她拐了个弯，鳞次栉比的建筑排列在街道两旁，看到的第一面墙

上有“酸枣街”的牌子。越走墙上字越多，标语一个个出现：“酸枣街

爱好运动的青年欢迎你们！”“酸枣街向全哈勒密区挑战！”

她走在街上，必须小心翼翼地提防：扔起的球，一个生气的孩子

掷向对方的石子，地下涌出的水，招人骂的毛驴的喷嚏……一个又一

个潜在的突然袭击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她住的街口。

这是法西姆师傅，他正从铺子里探出头来向她打招呼呢！这是阿

巴斯先生，这位先生，从日出到日落，唯一的消遣就是用皮管子洒水

喷街，他用亲切的微笑迎接阿比尔，还将管口对准一个调皮的孩子，

为她开道。当然，她还得假装没听见孩子们对她的埋怨。对这里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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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阿比尔总是彬彬有礼，微笑着致以亲切友好的问候。特别是小杂

货铺的拉比阿大叔，待她像亲闺女一样，还常对她说：“好闺女，我两

个老婆生的孩子哪个也比不上你。”

她听着，感到无比的亲切。

大叔是她父亲生前的好朋友。现在麦德哈又在他那儿谋生，管账，

挣上几镑钱。几分钟过去了，阿比尔向人们打着招呼，问候着，走到

了街的尽头。于是，匆忙地斜眼扫了一下杂货铺，那样子像怕人看见

一样。

她什么也没看见，慌慌张张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，随后消失在楼

门里。

这是一幢四层楼房，每层两套房子，哈吉赛丽玛占据了整个顶层。

刚刚踏上大理石的阶梯，错杂的脚步声立刻传入耳中。

往常，多是最小的弟弟首先向她扑来，那双小脏手，什么汤呀，

渣滓呀，玩的面团呀，他可不管那一套，结果，阿比尔只能先做好准备，

有时呵退他，有时只好在第二天闭门不出，等着洗了的衣服晾干。今天，

她却把他抱了起来，结果，又来了一个，拽住她的裙子，而第三个则

在她面前翻起了筋斗。

妈妈正在第三层上等她，安详的微笑，询问的目光，惶恐的审视，

但却一言不发。

妈妈身材适中，四十五年艰难的生活历程苍老了她的面容，但身

段依然蕴储着美的风韵。头上的那块白头巾，是丈夫最后买给她的物

件，阿比尔走过去，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今天好点儿了吗？”

她并不等待回答，也没等妈妈回答，仿佛任何插入的谈话都会引

起母亲又一次发问，她不喜欢，甚至害怕她发问，于是紧接着说：“这

调皮鬼，我的肋骨都让他压断了。”

她亲吻着、逗着弟弟们，向屋里走去。全家尾随着她，妈妈也在

其中，一到前厅中央，妈妈就停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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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孩子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她低声地询问。

她放下弟弟，竭力保持平静的微笑，滑动着那对躲闪的眼睛道：“没

什么结果，真的，妈妈……可是……”

话语停住了，她发现妈妈转过脸去，坐到那个破旧的沙发上，沙

发的扶手是汽水瓶箱子的破板和一块铁板，这些还是从她那见什么修

什么的大弟弟手中借来的呢，总算能让沙发保持了平衡。

母亲望着她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闺女，我们再也没什么可以变卖的了，

我手里的最后一磅钱还是哈苏奈先生买你爸爸的办公室付的钱，为了

应急，这笔钱我已经用了好几次了，可今天，咱们……”

她打断母亲的话，轻轻地走上前去，坐在她身边。

“安拉是最伟大的帮助者，明天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明天……”母亲喃喃自语，木然地摇着头。

沉默笼罩着前厅，阿比尔站起来向临街的卧室走去。“明天，明

天……”母亲的话语杂乱地敲击着心房。

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?

“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工作。”

“一个星期后你再来看看吧。”

“你找的工作到昨天还是空缺，可今天……”

“我们只接受分公司调来的……”

“到管理处去看看吧……”

……

失望，拥挤，恐惧，愤怒，不满……

我们要大饼……药没有了……鞋子丢在路上了……好几个月没交房

租了……又要开学了，笔和练习本在哪儿呢？

哭喊……小弟弟把我的新本子弄坏了，我得要新的……

饥饿……我们也想上电影院看电影……那天，我的球把修鞋师傅

穆罕默德·穆萨的玻璃打碎了，结果他把我的球拿去剪破补鞋了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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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买一个新的吧……明天，明天能给他买点儿什么呢？

安拉啊，这些东西都上哪儿去弄哇？

她无力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目光呆滞。渐渐地，父母的形象越

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……

那时，父亲默默地用双肩承担着一切……

安定，宽心，平静，幸福，还有爱，在他少有的生气的时候仍然

表现出的爱……

虽然不能说是整个哈勒密区吧，可附近的街道，几乎人人都知道

他，尊敬他，爱戴他。

人们经常谈起他，就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，对他的品德和他那善

良的心也早有耳闻了。

这就是爸爸，穆罕默德·班达里，年金所的职员。

周围的人们来来往往不断地请他。

那些穷人们的邀请是多么真诚啊！

他为本区的人们尽力，帮助他们，找自己的同事，为那些领年金

的家庭服务，帮人们做各种事情，他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崇敬。

他是全家的顶梁柱。

突然，山欲崩，地要裂，现实的火山将爆发，厄运正在向她袭来。

现实就在眼前，父亲已经奄奄一息。

她永远不会忘记弥留之际的父亲，聚集了最后的一丝气力，断断

续续道：“阿比尔……你可得继续走下去哇……”

一切仍历历在目。

她是怎样地继续那不尽的日日夜夜啊……又是怎样地吞咽下自己

一个又一个的决定，怎样断绝了一切交往，怎样……怎样……

总算拿到了文凭，但却没有工作，需要工作的人太多啦。

她轻轻地推开窗户，能看见拉比阿大叔的铺子了。他，麦德哈·

哈姆迪，她看见了他，就坐在大叔给他买来算账用的新桌子旁边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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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进铺子那天，简直像开庆祝大会，远近的孩子们簇拥着他坐的

两轮马车，一直把他送到铺子里。

也是这张平静的脸，勾画着他刚毅的秉性，还不到三十岁，深色

的头发中就出现了几绺黎明云霞般的发丝了。

望着他，不安的微笑爬上了她的双唇，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，又

仿佛她正拿着一支笔在眼前勾画着他的轮廓，画着那两条几乎连在一

起的浓眉，那大大的闪烁着智慧和锐气的双目，无论是欢笑，还是激奋，

这光辉从不曾熄灭，画他那颀长的身躯，埋在账簿之间的宽阔的双肩。

拉比阿大叔去招呼顾客了，奶酪、腌橄榄、大饼，还有麦德哈建

议新添的练习本、笔墨……

阿比尔淡淡的微笑变浓，当她看见理发师傅卡西姆从自己的铺子

走出，来到拉比阿大叔的铺子时，她高兴得几乎笑出了声。

拉比阿大叔眼中射出准备迎战的目光，一场挑战式的谈话就要开

始了。

关于这，麦德哈讲述了许多许多。

果然，双方的交锋开始了。阿比尔什么也听不见，只见卡西姆师

傅摇动着蝇甩儿，俨然好斗的公鸡站在对方面前，他们的争论往往以

开心的大笑或逗趣的嘲讽结束。要不，就在晚饭之后，两人再一次聚

在他们两家铺子中的一个，继续争论，消磨时间，但是今天可不一样了。

卡西姆用铁棍先把拉比阿大叔吓了一跳，然后哈哈笑着跑到了他

的面前。阿比尔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把窗子大大敞开，她的目光和麦德

哈的目光相遇了，他从不介入这种兄弟般的挑逗，也从来不参与任何

争论。

像两个犯了错的孩子，他俩偷偷地交换着目光。

大家都知道他俩的心思，可街道做出了严厉的决定，在他俩没找

到工作、命运未定之前不许接触，不许约会，不许通信，不许说悄悄话。

当然，这个决定没告诉他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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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在默默中做出，也在默默之中得到了赞同。

没有交谈，没有眉来眼去，但彼此的思想都传给了对方，这自然

不会引起任何争论了。阿比尔望着望着，忽然听见了屋内母亲的声音。

“你怎么还没换衣服？午饭都做好了……”

她惶恐地站起身来，仿佛母亲就在面前洞察一切。于是急急地掩

上窗户。

对麦德哈来说，这举动并不陌生，她经常当着他的面关上窗子，

那肯定有什么突然的干挠，弟弟、妈妈……但那深情的一瞥已足够使

他心满意足的了。

她赶快解开连衣裙的扣子，从头上脱下，又急忙抓住裙边，免得

拖在地上。随后抬起了头，她身体的曲线展现在眼前。她朝衣柜的镜

子望去，内衣上的补丁清晰可数，使她不由得抬起手来摸摸，仿佛想

把它掩藏起来似的，然后，她拿起连衣裙向屋角的床边走去。一只手

挪动着长椅，另一只手将连衣裙轻轻地放下，然后将双肩轻轻地靠在

椅背上，长椅下空空荡荡。不知为什么她又把衣服拿起理好，再轻轻

地放下。一口长气随之从心中吐出，仿佛从那疲劳双肩的重担下解脱

出来一般。

当她穿着唯一的一件天蓝色的睡衣走出时，大家已就坐待餐了，

有的已迫不及待。母亲慈爱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流盼，现出了沉稳安

心的微笑。

但一种奇怪的感觉使她移开了自己的目光，并开始逗着小弟弟，

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

“希沙姆，你咋总也不老实，不听妈妈的话！”

不到六岁的小弟弟回过头，用一双挑战的眼睛盯着她，说：“给我

一毛钱，我就听你们大家的……”

一阵哈哈大笑，心中的紧张消失了。她刚放下饭碗，就像自言自

语似的说：“我想躺一会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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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说：“我也吃饱了，可是……”

阿比尔乞求的目光转向母亲，但母亲却没有停下：“闺女，我有话

跟你说。”

然后不容任何回答，紧接着说：“上你房里去，离这几个调皮鬼

远点儿。”

母亲站起身来，阿比尔跟在身后，她的思想顿时麻木了，难道就

没有一个可藏身的角落吗？她已经知道母亲有尚未说完的话，为此，

找了个借口，想避开这次谈话。但，母亲却是这样的固执，竟然使她

的思想木然了。

母亲坐在床边上，喘息着低语道：“坐下吧，闺女，希望你也能

像我平常所想象的那样好。”

阿比尔坐下，静静的一言不发。脉搏的每一次搏动都变成了不安

的悸动，仿佛她在等待重要消息。

“阿比尔，”母亲说道，“你已经大了，能正确地进行思考了，咱们

家的情况你已清清楚楚。今天……”

阿比尔目光茫然，毫无知觉地搓着手背，装着不看母亲的举动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跟你说过曼苏尔先生的事儿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有

一定的地位，人们也都尊敬他，晚上得给哈吉赛丽玛回话儿。”

沉默，多么残酷的沉默啊，阿比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她要保

护自己的感情，保护心中的爱，她要表现自己的人格，她想叫、想哭，

她想大声地、公开地表达这一切！但，不能，不能，一千个不能。

现实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。

母亲说话很有逻辑，语气比面部表情更为强硬。她用什么样的言

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？用什么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意志呢？无计可施，

只好沉默。她像一个异乡人，没有伙伴，没有朋友，感到自己成了孤

独无助的陌生人，像一个受伤的强者，在等待着伤口的痊愈……

既然不说话，母亲自然要叨唠下去，好赶快说服她——“你爸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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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副忠实的、肯于自我牺牲的心肠，有一个自尊、优秀的灵魂，但

他扔下我们走了。孩子，今天，我们都快要伸手要饭了，一切只能靠你了，

你得先看看你的三个弟弟，再看看我，然后才能考虑你自己啊！”

又一次沉默，母亲紧紧地盯着她的双眼，等待着回答。

阿比尔环顾四周，仿佛在寻找那能把她从可怕的现实中拯救出来

的东西。

最后，她转向母亲，鼓起一切勇气，用痛苦绝望的目光，迎击

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，嗫嚅地低语道：“如果我命该如此，那也没有

办法了。可是，妈妈，你知道吗，我正在拼命地找工作，希望还是有的，

我希望……”

母亲慈爱地打断她的话：“当然，你有自己的喜爱。”

“下星期再说这件事吧，也许……”阿比尔突然闭上嘴，因为母

亲正妥协地摇着头，但这默许已使她满足，这一个星期内会发生许多

事情呢！

这时，嘈杂的喧哗在住宅区中部升起，阿比尔跟在母亲身后走到

窗前，嗬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聚了一大群人，看了一会儿，她俩都

知道出什么事了。

又是这个捣乱的欧拜德！不用问就能知道是他。过不了两三天，

他就要捣一通乱。对此，大家已习以为常。

但今天有些异常。

欧拜德挣扎着，想从抓住他的警察手里逃走，可手腕被警察死

死抓住，他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放开我，我跟你走就是了……”

“别出声，老老实实走，要不没你的好。”

周围的人们话语不停，有询问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：“什么事，欧

拜德，听听警察说什么呢？”

有的劝解道：“去吧，看看他们想让你干吗？”

欧拜德凶狠的眼睛盯着他：“我不去，他要不放开我的手，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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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也不动！”

警察尽量用平静些的声音回答道：“走，欧拜德，走，对你还好

点儿！”

又一群人围了过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们要抓欧拜德，可他在挣扎。”

“我不是小偷。”

这时，拉比阿大叔说话了：“去吧，孩子，哪怕你什么也没干……”

法西姆师傅接上说：“听拉比阿大叔的话。”

卡西姆师傅甩着蝇甩挤进圈内，尽量地提高着嗓门喊道：“那不

是主要的，关键是不能总这样吵吵嚷嚷的。”

欧拜德看了他一眼，满脸怒火：“我说过了，不跟他走，要是……”

下面的话，卡西姆根本没听清，他已缩起身子，心里乱跳，默

默地叨唠着：“安拉啊！他就是这样回答我，将来还说不定要砍我的

脑袋呢！”

想到这儿，他决定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，赶紧后退两步，十分艰

难地进行了“纠正”：“警察，放开他吧，欧拜德是个老实的男子汉，

不会跑的。”

警察瞟了他一眼，根本没理他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欧拜德迅速地把手伸进兜里，掏出半个破

刀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脸上划了几道，便把刀片扔进拥挤的

人群中。紧接着，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号啕和喊声：“他拿刀子割我了，

拿刀子割我了……”

一摸到脸上的血迹，他更拼命了：“他给我破相了，警察用刀子割

我的脸了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使警察大吃一惊。他环顾四周，想找个证人，

但他顿时就明白了，于是又去抓那只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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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欧拜德哪儿去了？让土地老儿给吞了？

麦德哈已把账目厘清，放进抽屉，站在那儿，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，

他不爱参与这种事，并且早就知道欧拜德总得去警察局走一趟，待上

几天又会出来，再上这儿来捣乱。

他走出杂货铺，当然不会忘记看看阿比尔的阳台，可她母亲正站

在她身边，麦德哈急忙转回头来。

拉比阿大叔迎面走来，爱怜地微笑着：“真没办法，这个鬼总不

肯安静。”

然后走近麦德哈，问道：“上哪儿去呀，麦德哈先生？”

“我有点儿重要的事，必须去办。”

大叔抬起头，向阳台那边望了一眼，然后放心地摇摇头。姑娘在

家里，他俩并没有单独的约会。

太阳开始收敛起金色的翅膀，西斜休息了，麦德哈迈着坚定的步

伐，仿佛眼前只有他脑中盘旋的事情。

今天，他有一个比那更艰巨的任务。冬天临近了。

他那全部衣服，哪怕一件件都套在身上，也丝毫不能抵御寒冷，

他那小屋在穆罕默德·吉孜姆吉师傅房子的上边，更准确地说，在他

老婆睡房的上面，那里潮湿极了。

已经足足三个月了，他没有登过他父亲及其女人的门，也没进过

他母亲与她的男人的家，但今天，他得去了，也许两边都得去。

他在大马路旁的第一个街口稍事停留，先上哪儿呢？父亲与他的

女人住在阿巴斯叶，母亲与她的男人住在开罗扎西尔区。

先上父亲那儿，他摸摸口袋里的几个硬币，向汽车站走去。

没多会儿，他就在车上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，望着窗外，

任车行进。

景物一一掠过，在那新旧建筑群中，又一批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，

黄昏的微风吹拂着，汽车接连不断，仿佛永无尽头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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